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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虛大師示寂至今，雖已六十多年，他所提出的思想、主張，至今還影

響著中國佛教的發展方向。而其一腔改革的熱情，更是我們後世佛弟子

永遠感懷的典範。

我以感恩虔誠的步履，在大師曾經站過的方位上駐足，試著去理解大師

的偉大。但當這些跋涉的回憶落於筆墨之際，比照自己的短促侷限，對

於大師豪勇無懼的大菩薩行，或許就只能以范仲淹的句子：

「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表達對大師的感佩與崇仰。

【潮音永輝】專輯

先生之風
山高水長尋訪大師風範

釋見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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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段沸沸揚揚躍動的佛教歷史。

這回，我們選擇了孕育大師的搖

籃，醞釀大師的生命與思想的成長之處

—江蘇與浙江。江浙自六朝後，逐漸

成為中國文化的中心，而佛教也自東晉

開始，在中國華東地區蓬勃發展，不僅

寺廟林立，所謂「南朝四百八十寺，多

少樓台煙雨中。」隋、唐、宋時期，叢

林四布，高僧輩出，杭州還被譽為「東

南佛國」。太虛大師是浙江人，他出

家、開悟、思想的薰陶養成、辦雜誌、

推動佛教革命運動，大多在這一帶發

生；而他與師長、朋友、徒弟、居士種

種感人的互動，也多在這兩地間傳出。

就這樣，邊走邊看，來到了大師曾

經踏足過的地方：在他提出佛教三大改

革主張的上海靜安寺，感受當代風起雲

湧的慷慨激昂；佇立寧波天童寺古柱

前，體會一代大師誕生、成長的修行過

程。在滄桑變化的後世，追尋前人的身

影，徘徊低吟中，往往也能找到自己的

定位。至少，走得遠了，看得多了。或

許就如作家余秋雨在行行止止的文化苦

旅之後所說：「產生一些超拔的想頭。」

於世間種種萬象裡，能給出自他一些不

同的選擇與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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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陣子，有法師從敦煌回來，讚歎

前代佛教藝術的瑰麗，但也不免唏噓現

代佛教文化與寺院的落寞，一經觀光

化、政治化，佛教在每人必修「無神論」

的中國，成了歷史文化的遺產，全國重

點維護的古蹟。不禁問：如此，佛教對

於人性的良善引發、生命的沉澱安頓、

清淨的永久嚮往，如何著力？

那天，讀到太虛大師慨歎佛教流弊

後，說的一段話：「凡人群中一切正當

之事，皆佛之因行，皆當勇猛精進去修

去為。廢棄不幹，便是斷絕佛種。」才

恍然到：世間永遠都有需要面對的課

題；而身為佛弟子，也永遠都要有為佛

教、佛法盡一分心力的準備與勇氣。

只是，大師這份革命熱情與豪氣，

如何與我們這萎頓、苟安的心呼應？悟

師父只說了句：「今天香刊願意跨越時

空來整理人物史蹟，到底要給後人看什

麼？您們去走走吧！」看什麼？就這

樣，我也同大師一樣有著「幻海飄蓬餘

結習，亂雲籠月見精神」的豪壯意興，

換上遠行的裝束，走出寺院山門。「遠

方有多遠? 請你告訴我。」作家三毛唱

道。遠方能有多遠，確實說不出，但我

卻悄悄邁向親近大師的路徑，尋探百年

遠方有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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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擠的，因為船票都有劃位。只是我

們心中還留著中國大陸是不講次序、混

亂的印象，擔心稍有退讓，就得在船板

吹風 70分鐘。事實上，上船板吹風看

海，還得另外再加錢！

船行很平穩，一路播放的佛曲卡拉

OK伴唱帶，震耳欲聾，也教我初識大

陸的佛教：廣東語的三世因果歌，唱得

還蠻有味的；某某法師演唱的修行歌

曲，後面背景山山水水，演唱者打坐、

禮佛，煞是有點宗教氣氛。坐在一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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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正月，外婆以既經攜我去過較遠

的九華，乃自動的更攜我去朝南海普陀

山，香頭仍是楊老太。先用小船轉上錢

塘江中的大海船，衝潮破浪而行。有十

天半月不能到普陀的，這一回恰好風

順，四五天便登了山。記得住的是天華

堂，在梵音洞並看見過似天帝的幻現形

像。下普陀山，順便到寧波的天童、育

王及靈峰晉香，去回不過月餘。從此，

我對於寺院僧眾更深歆慕。」（太虛自傳）

那天趕得早，要從寧波趕往普陀

山，開船時間是8點15 ，等到真正啟

航時，卻已經 10點了。延遲的原因：

海上的霧太濃了。

許多朝聖、旅遊的人，上百人被一

排鐵欄杆擋著，巴望海面濛霧早些清

朗，船就能開了；上普陀山所懷的每個

心願，也許就能圓了。不是嗎？我們搭

船的沈家門不遠處，即是聞名的岱仙

島。相傳徐福率三千童男女入海訪仙求

藥，一行人就在岱仙島停船靠岸，仙丹

妙藥未能煉得，倒是秦始皇這場難圓的

夢，在更迭變幻的歷史洪流裡，仍是人

類難以放棄的追求與企望。

我們終於擠上客輪。其實，是可以

朝禮普陀

◎潮來潮往，菩薩於此深觀自在與諦聽世間，於茫茫苦

海中做眾生不變的依怙。（本刊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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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也讓佛教在人們的心中留了個可以

依循而到達的起點。

年年世上勞薪積，五渡蓮洋暗自傷；

齊到滄桑亦萍絮，聽來風雨勝宮商。

雲兼波浪湧晴白，山接空濛極迥蒼；

一丸彈向東南去，海面痕留匹練長。

（太虛．赴普陀舟次）

我們先是來到普陀山第一大寺—

普濟寺。普濟寺，又名「前寺」，初建

於北宋元豐三年，稱「賽陀觀音寺」。

清康熙重建大殿，並賜寺額「普濟群

靈」，故名「普濟寺」。主要的「大圓通

殿」供奉觀世音菩薩，那是帶著皇冠般

帽子的觀音菩薩，在黑黝的殿堂中（大

殿裡只有前後門透光進來，沒有開燈。），只有觀

陌生旅客，問了我一句：「那個唱的

人，是你嗎？」弄得我哭笑不得，連忙

揮手否認。不知是對方識人不力，還是

沒有頭髮的，看起來都長得很像。

普陀山，位於浙江省舟山群島東南

端的一個小島，是著名的中國佛教聖

地。唐朝開山始，至宋才正式定普陀山

為觀音菩薩的道場。歷代佛寺累建，香

火日旺，尤為華東一帶的信仰中心。

普陀山的有名，來自於它已在每位

中國人的心中，熨貼出一幅佛教相貌。

男女老少，不論是否學佛，一提到普陀

山，就想到慈悲的觀音菩薩，就想到觀

音的慈悲佛教。不論對佛教認識多少，

如太虛大師、印順導師，初萌出世念頭

時，也馬上就想到普陀山。普陀山，不

僅讓觀音菩薩成了眾人心中慈悲的守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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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濟寺的大殿外，高

懸「與樂拔苦」四個

字，安安靜靜地回應每

一雙虔誠祈願的雙眼。

（本刊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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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些什麼呢？」

老菩薩轉過頭，將手指放

在嘴唇上，輕聲：「噓！」便

低下頭繼續專心地寫著。

寫些什麼呢？寫者與佛菩

薩明白就好，外人又何必多

事！巡看整個大殿：抬頭張嘴

的遊客、低頭膜拜的香客、蹲

坐寫經的信徒、忙碌收拾的法

師⋯⋯，信仰與祝祈，玄秘與

平實，在只有菩薩發光的黯黑

中，世間的旋律竟接上了出世

間的節奏，婉轉繚繞出一線生

命的希望。

「關房在錫麟禪院樓上，房屋軒

敞新潔，一大間供佛座蒲團及

經書的陳閱，另一間為臥室，

一間為會客室，起居飲食尚稱安適。

我規定早起坐禪、禮佛，午閱佛典，下

午寫作看書報，並觀各種新舊學書，夜

禮佛畢，坐禪寂息，大致亦不甚紊此秩

序，故住了兩年多也不曾有何大病及深

感不快處。除了民四夏夜的狂風吹倒樓

旁大樹幾壓關房外，可算平安極了!  ⋯

⋯」（太虛自傳）

我們住宿的地方就在龍灣村旁，層

層疊疊的小屋沿山而建，多是民宿、卡

音菩薩散發著溫和柔軟的金光，隔著薄

紗的布簾仰望，彷彿真見到了發光的菩

薩，微笑著。

大殿四周刻塑著菩薩的三十二分

身。緩步繞佛，卻在大殿一角，發現一

位老菩薩蹲著⋯⋯抄經吧？我靠過去

看，老菩薩拿著筆，在一張薄紙上迅速

地畫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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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著微微的光，菩薩，微笑著，和我們是這麼的近。

（本刊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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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了，我們來到了當年大師在普陀山閉

關的地方──錫麟禪院，現在也改成錫

麟飯店了。

錫麟禪院，就在普濟寺旁，又稱錫

麟堂。當年，印順導師即是在錫麟堂掛

單時，遇到想出家的同道，商量出家的

地點，因而輾轉找到普陀山福泉庵剃

度。不然，在寺廟多、和

尚多、香客多的普陀山，

茫然的導師還不知如何開

始自己的出家計畫。

現今的錫麟禪院，已

經改裝成「錫麟飯店」。

兩株百年大樹夾蔭著幽靜

入口，服務生站在櫃台

後，微揚嘴角，似笑不笑

地盯著探頭探腦的我們

看。

民國三年，太虛大師

因為民初的改革失敗，加

上八指頭陀的圓寂，讓他

對佛教的前途感到心灰意

冷。流蕩一段時間後，巧

遇當年戒兄—昱山，在

他的鼓勵下，便決定在普

拉OK店、海產店，想起了印順導師也

曾在多年之後，重返普陀山。那時大家

推著坐在輪椅上的導師出來逛逛，導師

看到這些店面，頻頻感嘆：「怎麼會這

樣？以前整個普陀山都是素食的。」以

前與現在，一如導師所說：「知道變

了，哎！世間就是這樣，都變了！」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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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麟飯店門口前來回徘徊，頻頻探

望。堂前的老樹還在，是否，能為我

細數當年？（本刊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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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道原須求日損，忘情那怕便身灰！

蕭然已是無長物，

送者都將返自崖。

[借韻]寄語世間休錯認，

卜梁倚有聖人才！」（太虛．閉關普陀）

黃昏時的普陀山，天色漸漸暗了，

竟飄散起綿綿細雨。我們趕著還要再去

其他的寺院，錫麟禪院就到這兒吧。

臨走前，回眸再望一眼，彷彿見到

大師就站在大樹掩映的錫麟飯店門口，

撫著鬚，「春風浩蕩白雲間」，民國元

年的失敗挫折，何難於我哉！ 29歲的

意氣勃發，不願放棄未來往續的生命，

「重出江湖」，大師揮揮手，叫我們就像

這樣，為自己的理想勇往直前。

陀山錫麟禪院閉關。

閉關時期，大師逐漸建立其融合社

會主義與佛法，由人類一般而進階大乘

的思想。並因為政府公佈管理寺廟條

例，給予地方政府限制、侵害僧徒、教

產的權利，大師審度時勢，認為要從教

理教史出發，來樹立整個佛教的改進運

動，發表了＜整理僧伽制度論＞。

這些內容，就當時熱情的大師而

言，還帶著些思考與夢想，事實考察未

究。但這都無損於大師汪博恣肆的思想

建構，形成日後大師所提出的人生佛

教、僧伽教育等改革主張的基礎與藍

圖。那年，大師才29歲。

「丈夫一悔無多事，活把心腸死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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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淨的寺牆上，落著樸

拙的七個字。趕著載貨的

人，踩踏著三輪車無視地

前行。人與菩薩、菩薩與

人，在時空的凝聚裡，總

是不即卻也不離。

（本刊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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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傳說：西晉永康年間，僧人義興雲

遊至南山之東穀，見此地山明水秀，遂

結茅修持。當時有童子日奉薪水，臨辭

時自稱是「太白金星」化身，受玉帝派

遣前來護持。自此山名「太白」，寺曰

「天童」。後，天童寺自唐遷移至目前的

所在，逐漸成為東南所矚目的名寺。

訪天童寺那天，也是微雨絲絲，著

名的少白塔只露個塔頂，隱約

可見。一進天童寺，道路兩

旁，青松成屏，翠蓋蔽空，延

綿十餘里，還有一大片青翠修

竹，娑娑嘎響。後來才知，原

來這就是天童十景中的「深徑

回松」與「風崗修竹」。

「天童原是我十歲朝普陀山後

晉香到過的。那時的印象宛

然，到今猶記得一個很早的五

更天進寺，佛殿上數百僧眾正

在嚴肅地做朝課。

我這一年去進堂受戒，是在十

一月二十前，傳戒和尚就是諱

敬安字寄禪的八指頭陀。⋯⋯

坐桌正對面的東單頭上第二

人，就是昱山，⋯⋯糾察師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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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白山前少白河，迢遙一塔映清波；

輕煙處處浮村靄，微雨絲絲起櫂歌。

直揭嶺雲露峰髻，深披林翠探禪窩；

五年不入天童境，人事滄桑變已多。

（太虛．天童寺訪圓瑛方丈）

天童寺，位於寧波鄞州太白山麓

下。關於天童寺名稱的由來，有個相當

少白天童

◎天童入口的對聯，低調卻讓人不得不正視。古來多少高僧大德在此

一腳跨進，走入佛門。（本刊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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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瑛法師，亦是以天童寺為背景，刻畫

一代兩位高僧之間往來的曲折逸事。

或許就如大師《自傳》所言：「人

的有緣沒有緣，在人眾中或經意不經

意，即可看出。我上述受戒時彼此注意

到的幾個人，後來都與我頗有關係，亦

可見都有夙緣而非偶然的了。」在車來

船往的人生旅程，不論經意或不經意，

夙緣或偶然，我們對於生命中的離聚，

沒有議論，沒有慨歎，只是感悟因緣的

奧祕，謙恭地接受一切。

瑛亦留一糾糾的影像。」（太虛自傳）

天童寺在宋代成為禪宗的重要道

場。曹洞宗著名的正覺禪師任寺住持

時，住山三十年，弘傳曹洞宗教義，倡

「看話禪」、「默照禪」。寺內常住僧人

上千，為天童寺中興時期。現在，日本

曹洞宗還尊天童寺為祖庭，每年組團前

來朝拜。

天童寺高僧輩出，清末民初，八指

頭陀敬安法師任住持，將十方叢林住持

繼承制度改為十方選賢制度，天童因而

稱為選賢叢林，是佛教叢林制度的一個

進步。民國十九年，圓瑛法師任天童寺

住持，著手整肅寺規，樹立道風，修葺

殿堂，建樹頗多。

光緒三十年，大師在天童寺受戒，

後來也曾在此學教參禪及習作詩文，奠

下佛學教義的基礎。夙慧早發的大師，

不論在戒場的演禮問答，或後來聽經複

講，皆以其過人的記憶力，驚異四座，

八指頭陀還許以玄奘資質。

但是，天童寺對大師的意義，應該

是「人」的結識：帶著大師邁向佛教改

革事業的八指頭陀敬安法師；一生中，

不雜功利，純以道誼相慰勉策進的昱

山，也是同戒的戒兄；而那位留著糾糾

影像的糾察師，便是與之結盟為兄弟的

◎天童寺一角，置放著當年準備千僧齋食的大鍋。駐足

凝望，同樣令人心生敬仰。（本刊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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匆匆趕往壇場的法師：「請問正覺禪師

的塔院在哪？」

那位法師低吟一下，轉身便快步

走：「我帶您們走一段。」

我們跟在後面，腳步匆匆，跨出山

門，經過萬工池，就在天童森林公園的

一角，看到一個指向古天童的路牌。

「就往這條路直走，經過一座橋

後，向左彎就到了。那裡有人，敲敲

門，會有人來開門。不好意思，我還有

事，不然就帶您們走一趟。不難找，大

概20分鐘就到了。」

來回要 40分鐘的路程，可是跟司

機約的時間只剩下 20 分鐘，如何是

好？難得來這麼一趟，不管了。拉起長

衫，捲起袖子，古天童！怕什麼！就這

麼急急趕路，先是經過寄禪法師的冷香

塔，再是妙峰禪師，還有好幾座塔院，

但都不是正覺禪師塔院，也驚訝與天童

寺有關的高僧大德真多，塔院一個接一

個，好一個名山古剎！

經過一座小橋，向左彎，青翠的竹

林裡，一條小徑的盡處，是個腐朽的鐵

門。我們跑到鐵門前，還喘著氣，卻來

了一群蒼蠅，盤桓頭上。

不理會了，隔著鐵門望進去，有個

老師父在拔草。

「老師父，我們要來頂禮正覺禪師

秋蒼暮翠掠衣寒，滿地蟲聲各楚酸，

積雨新晴雲尚亂，石橋小立聽飛湍。

（太虛．天童秋晴晚步）

進到天童寺，寺裡正忙著水陸大法

會，忙亂中追著一個法師問：「請問宏

智正覺禪師的塔院在哪？」

「在哪裡？不在寺裡，在古天童，

是很遠的地方。」說罷便揚長離去。

再遇一位搭著海青，手拿著水杯，

◎冷香塔院，供奉著八指頭陀敬安法師的舍利，兩旁是

法師自撰塔聯曰：「傳心一明月，埋骨萬梅花。」（本

刊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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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啊！那老師父兀自低頭拔草，理也

不理我們。這下子，腦子轉不大過來

了，便在這進不去的門外，虔敬問訊

後，轉身離去。

三冬愛日有餘溫，(師寂已六冬矣)

巒翠微微熨曉曛；

青鳳山高隱靈塔，(師有「青鳳山前聊葬骨」句)

白梅香冷讀遺文。

耳根寒漱一溪玉，

心海深藏萬壑雲；

歲暮林空風亦靜，

更無黃葉落紛紛。

（太虛．天童掃八指頭陀冷香塔）

是嗎？不知道是不是沒通過禪師的

考驗，回程又再經過好幾位

高僧禪師的塔院，我們的心

裡想的卻是：這個要250錢，

那個也要250錢。一直到最後

一個冷香塔院，拍了一張照

片後，天童，在我們的心

中，留下的，竟然是樹木蔥

蘢的景致，以及那250錢。

的塔院，請開開門，好嗎？」

老師父抬起頭來，冷冷望了一眼：

「誰教您們來，現在不開放。」

「老師父，我們特地從外地來頂

禮，請您開開門，好嗎？」

「您們給 250錢，就給您們進來。

不給250錢，不開門。」

「250錢！」入寺門票只要5元，一

碗炒飯10元，入塔院要250元？我們兩

人面面相覷，蒼蠅嗡嗡的聲音此時顯得

特別吵人。

「真的嗎？這該不會是禪師考驗人

心的方法吧？」心想，是不是只要答應

給錢，證明了誠意，老師父就會欣然開

門。可是，250錢，說多不多，但禮塔

哪裡要錢？剛剛引路的法師，沒提到這

◎剝落的字跡，直指著鮮少人煙的古徑。

剛從滿是香客遊人的寺裡走出，低矮的土

牆，畫出了不同的風景。（本刊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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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發生在五代，奉化縣出了個布

袋和尚，他長得不大好看，所幸笑口常

開，倒也沒人討厭他。他最大的特徵是

肚皮很大，一枝禪杖和一個布袋是四處

遊化的隨身法寶。布袋和尚於臨終時說

了一首偈語：「彌勒真彌勒，分身百千

億。時時示時人，世人自不識。」

所以，人們認為布袋和尚就是彌勒

菩薩的化身。因此，在寺院裡

常見的彌勒像，就是仿布袋和

尚的樣子塑造。千百年來，彌

勒菩薩「笑口常開、大肚能容」

的形象，在中國人的心中，為

爭逐的人生，提供了另一種自

我回歸的生命況味。

另有一則。話說那晚，北

宋仁宗夢遊名山，竟在夢境中

迷了路。忽遇白鬚老人汲水搭

救，仁宗詢問老人住處，老人

只答了句「住在名山」。仁宗

醒來，親題了「應夢名山」，

遣了三千人馬要為夢境中的名

應夢名山宋帝書，飛龍不樂樂潛魚，

世間天子林中衲，自足何須更羨餘！

（太虛．詠雪竇．御書碑）

浙江奉化溪口雪竇寺，全稱是「雪

竇山資聖禪寺」，創建於晉，興盛於唐

宋，為天下禪宗十剎之一。與之有關的

傳說，有兩則最美。

太虛塔院

◎雪竇寺現在是中國第五大名山，彌勒菩薩

的道場。（本刊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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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客堂外的欄杆上，有幾位法師坐在

那兒休息，心想再試一次好了。

「請問一下，太虛大師的舍利供奉

在哪？」

「問的是太虛塔院嗎？」

「是的！」

「出了雪竇寺，對面就是佛學院。

直接從佛學院後門過去就到了。」這些

法師的樣子看起來，確實像是佛學院的

學生。只是，佛學院的後門，是對外開

放的嗎？

出了雪竇寺，過了對面的馬路，就

山賜碑，名山究竟在哪？浪漫的仁宗只

留個好夢的回憶。即位的理宗，一樣浪

漫，御筆刻碑「應夢名山」，碑投大

海，盼神靈相助送碑。如今碑就立在雪

竇山的御書亭。雪竇山是否真為仁宗夢

裡的那座名山，該是無法查證，不過雪

竇山卻成了天下名山，不必等待縹緲的

夢境再圓，雪竇山上雪竇寺，在翠映的

山林間，已在眼前，碰觸得到，永遠比

追夢還要令人感到踏實。

應夢名山住，高風愧昔賢；

一巖青象伏，千丈白龍懸。

忽遇雲林友，來探雪竇禪；

笑談深霧裏，不昧性其天。

（太虛．答玉皇方丈過訪）

我們到達雪竇寺的日子，剛好遇上

了因應佛誕而啟建的水陸大法會，法師

與居士正忙著誦經共修。我們在雪竇寺

裡探問著大師塔院的消息。好不容易搶

著法事休息時詢問。

「請問一下，太虛大師的舍利供奉

在哪？」

「什麼？」是口音問題，聽不懂

嗎？問了半天，這位老法師還嚴肅地對

我搖搖手說：「沒了，現在沒有了。」

沒有了？那大師的舍利移去哪兒

◎彌勒佛學院位於雪竇寺旁。學僧們正為著寺裡的法會

及明日的開光典禮而準備。（本刊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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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是大殿，二樓是太虛圖書館，三樓是

什麼來著已經忘了。偌大的廣場，有一

座籃球架，教室裡也擺個桌球桌。我

想，這佛學院挺不錯的，僧材養成也兼

顧德、智、體、群、美。

佛學院的環境精雅幽深，寧謐澹

泊，牆壁貼的多是印順導師的法語，我

對同伴說：「好像台灣哦！不是嗎？法

語全部都是繁體字！」尊重感懷曾經駐

錫於此的太虛大師，也同樣地傳承學習

著承接大師法脈的印順導師的思想。

來到太虛圖書館，不大，只有一條

長桌，兩排書架，擺著一些佛學書籍。

長桌前，是太虛大師的白色石像。時近

看到了「彌勒佛學院」。雪竇寺在文革

後重新開放不久，於 1991成立了僧伽

培訓班，此即是今日「彌勒佛學院」的

前身。十幾年來，也默默栽培了很多優

秀僧才。佛學院大門前擺著充氣的圓拱

形氣球，原來隔天是佛像開光典禮。

朝著門口正張羅布置的法師走近，

問了聲是否可以進去參觀。因明日的開

光典禮，佛學院特別開放。所以，我們

就決定先參觀彌勒佛學院，再從佛學院

的後門直探太虛塔院。

佛學院整體布局，是個三合院式的

建築。兩旁是教室、辦公室、齋堂、寮

房。不高，只有兩層樓。正中建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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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山雨阻懷前度，讓國風高快此遊。

千古相知有明月，一生難忘是中秋；

劇憐黑野鬥群魅，欲放慈光照五洲。

（太虛．丁卯中秋在溪口藏書樓與蔣總司令蔣夫人張文

白處長吳禮卿師長等看月講心經）

先從奉化雪竇寺與顯赫一時的蔣家

的因緣說起。蔣介石先生的祖父蔣玉表

是虔誠的佛教徒。蔣母王彩玉一生茹素

拜佛，晚年時，拜雪竇寺方丈為師，皈

依佛門，並在寺內設有佛堂。蔣介石三

次下野，亦皆至雪竇寺掛單，有時一住

十多天。而蔣介石的元配夫人毛福梅，

更是虔心向佛，每天茹素禮佛，熟讀經

書，也曾在雪竇寺內僻靜室誦經修行。

1 9 2 7 年，蔣介石第一次下野回

鄉，電邀大師同遊雪竇寺，此為大師與

蔣氏第一次見面，二人長談竟日。當年

的中秋節，蔣氏禮請大師

來雪竇寺講解《心經》大

意，結下了甚深的法緣。

1932年，大師應蔣介石的

邀請，任雪竇寺方丈，直

至 1947年，大師退任，

黃昏，不開燈的圖書館裡，彷彿只有大

師是亮的。

沿著走廊，找到了所謂的「後

門」，一扇鐵門外有一條石鋪的柏油

路，這應該就是前往大師塔院的捷徑

吧！卻也沒想到，短短幾分鐘的路程，

沿途狗吠不已，走到已被雨水沖刷的斷

路，原來捷徑也有其曲折處。

我們終於來到了太虛塔院。「太虛

塔院」座落在奉化雪竇寺西南側的山坡

上。百米高的山巔，山岩跌宕，參天古

木，鬱鬱蒼蒼。沿著雲梯般的臺階緩步

至盡處，殿額便是由啟功老先生題寫的

「太虛塔院」。塔院是 2005年新竣工完

成的建築，但是大師與雪竇寺的淵源，

卻可以從八十年前一段因緣談起。

天上人間跡未周，攜將布袋又明州；

◎近年修建完成的太虛塔院，有著

前、中、後三落的建築結構，極其清

雅幽靜。（本刊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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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期間，組織僧眾救護隊，隨軍服務，

護國之忱，尤堪嘉尚！茲聞逝世，良深

軫惜！應予明令褒揚以彰忠哲。此

令！」（1947年6月6日國民政府頒發褒揚太虛令）

塔院內寧靜整潔，太虛大師紀念堂

在最後殿，一尊太虛大師銅像，背後刻

著最能代表大師人生佛教精神的「仰止

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

名真現實」偈句。

舍利塔就在大師法像的後方，緩步

繞塔，低迴吟詠著「實現人生佛教，建

設菩薩學處。」想到偌大的塔院，沒有

半個人影，不禁要問：大師啊！您在熱

血湧動、浩氣充溢的年月裡，如

那碑投大海，直為佛教找個應夢

名山，一生都未見到改革成功的

一日；今日，沈寂的舍利塔，難

道一切都如塵埃般飄散在時間的

流水中了嗎？

走出塔院，又見山腳下，那

群為了明日開光典禮而忙進忙出

的僧青年們⋯⋯初夏的六月，鮮

綠的青松，映襯著沈寂的古寺。

突然間，我似明白了什麼。

歷十五年。期間，大師將雪竇寺定位在

彌勒道場，致力弘揚彌勒思想，常於雪

竇寺講說彌勒經典，或打彌勒七。

1947年大師圓寂，蔣介石還送了「潮

音永亮」的輓詞，表示他對太虛大師的

哀悼與崇敬。

大師與蔣氏的往還，應不只是個人

私誼往來，有幾次內政部發布一些不利

宗教團體的政令，因大師對蔣氏投書而

挽救了佛教的命運，此亦可說是近代大

長者對佛教的護持。

「釋太虛，精研哲理，志行清超！生平

周歷國內外，闡揚教義，願力頗宏！抗

◎緩步繞行太虛大師舍利塔，緬懷大師為佛教奔

走的一生。改革尚未成功，佛子仍須努力。

（本刊資料照片）


